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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还是那个丽江。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这里。

即便是旅游“淡季”，古城街巷依然游人如
织。到了晚上，各条街巷更是摩肩接踵。

丽江又似乎“变”了。
和人们印象中的“文艺青年”聚集

地、“诗和远方”不太一样，丽江给我们的
感觉更多了几分“文气”。

漫步五花石铺就的街道，鳞次栉比
的老房子、锦簇的花团、潺潺的流水，“从
前慢”的腔调扑面而来。

古城的旧时容颜不止她的古建老街。
夜幕降临，在位于古城大研街道的

大研纳西古乐会，纳西古乐准时响起，古
城的夜一下子雅致起来。

舞台上，大研纳西古乐会负责人文
嘉客串起了乐师、主持人，熟练地用中英
双语介绍纳西古乐历史和曲目。

“从 1981 年开始，40 多年来，纳西
古乐的演出每天从未间断。”文嘉说，每
天 20 时至 21 时，纳西古乐雷打不动地
准时上演。

据了解，纳西古乐主要包括洞经音
乐、白沙细乐、皇经音乐，其中皇经音乐已
失传。纳西古乐源于唐、宋、元时期中原
的词牌、曲牌音乐，被称为“音乐活化
石”。宋元时期，古乐传至丽江地区，后因
战乱几近失传。1981年，纳西族音乐家
宣科对纳西古乐进行系统性挖掘、研究和
整理，并与纳西族一众音乐家重新组建大
研纳西古乐会，先后赴23个国家和地区
访问演出，纳西古乐从此蜚声海内外。
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纳西古乐是其中核心的文化遗产。

作为宣科的女婿，文嘉一度看到大研
纳西古乐会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便毅然
辞掉体制内工作，接棒大研纳西古乐会。

如今，大研纳西古乐会共有20余名

乐师，其中七十岁以上的超过一半。大
研纳西古乐会乐师陈秋元已经89岁，他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最担心的就是
纳西古乐失传”。

“纳西古乐作为丽江的旅游文化名
片，将其传承下去是我们的夙愿，我们会
一直坚持下去。”文嘉说。

生生不息，代代相承。00 后余丽

鑫，是乐队最年轻的演员。从小耳濡目
染，热爱纳西古乐的他，一有空就和“爷
爷们”同台演奏。

年轻人的融入带来年轻化，传播形
式的创新则拓展了纳西古乐的传播渠
道。大研纳西古乐会经常在演出时推出
线上直播，单场最多时有 5600 人次观
看。记者采访当晚，一群来自广西艺术

学院的学生正忙着拍摄纳西古乐主题纪
录片。多种传播形式的介入，让纳西古
乐传播得更广。

《八卦》《浪淘沙》《十供养》《步步
娇》⋯⋯在乐师们的有序配合下，高雅大
气、空灵悠远的乐曲穿越时空。1200年
前的声乐不再有时间隔阂，融入纳西人
的生活，响彻古城，也声动乡村。

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镇
下长水村，和凛毅家的小院格外热闹。“白
沙细乐传习中心”的招牌，昭示这里不仅是
一家人的居所，也是白沙细乐传承基地。

“我一出生就听到这个音乐，12 岁
开始学习白沙细乐。”57 岁的和凛毅是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说，白沙细乐一直
有“听三年，练三年”的说法，没有固定乐

谱，必须通过师徒相授的形式，长时间教
学方能传承。

从父亲到自己，再到儿子和福成，白
沙细乐已在和凛毅家传承了三代。

在我们的提议下，和凛毅携家人即
兴展示了《三思吉》《第七乐章》等曲目，
曲调悠扬中透着一丝凄美。

这么动听的音乐，一度面临没人愿
意学、没人能学好的困境。“上世纪60年
代，整个丽江只有一位白沙细乐传承
人。父亲生前一直说，白沙细乐绝不能
丢。”父亲的嘱托，是和凛毅坚持近半个
世纪的巨大动力。

如今，白沙细乐传承人已达约 200
人。和凛毅和下长水村村民组建起乐队，
先后受邀赴匈牙利、德国、斯洛伐克、白俄
罗斯、俄罗斯等国巡演，走进国家大剧院、
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殿堂交流、演出。

“我们要让游客在传统建筑里感受
非遗文化。”和凛毅说，今年7月，他和家
人将自家小院修葺一新，纳西人的传统
院落化身文化小院，时常向游客推出白
沙细乐展演。

采访当天，白沙细乐研习中心接待
了100多位游客。为适应文旅市场的需
求，和凛毅还做了创新，如在演出中加入
纳西打跳、民歌等元素，丰富游客观赏体
验。“效果比我们想象得要好，来听演奏
的游客越来越多，预计全年客流量可达
2万人次。”和凛毅说。

从父亲到和凛毅，已先后举办过十
届白沙细乐培训班。如今，白沙细乐还
走进校园，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学习传承
中。“传习白沙细乐，不仅是因为热爱，也
是在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有意义、有价
值的事，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和凛毅说。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施涵予 云南
日报记者 黄立康)

在丽江古城探寻弹奏千年的纳西古乐——

听，音乐活化石的不老传说

大研纳西古乐会乐师在演奏纳西古乐经典曲目。 本报记者 张孙超 摄

如果我们从诗歌里认识白帝城，它
是这样的——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
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

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员会
副 主 任 陈 海 东 介 绍 ，李 白、杜 甫、刘
禹 锡 、白 居 易 、苏 轼 、王 十 朋 、陆 游
等 历 代 诗 人 在 此 创 作 了 上 万 首 诗
词 ，造 就 奉 节“ 诗 城 ”的 美 誉 。 奉 节
也 依 托 深 厚 的 诗 歌 文 化 ，先 后 举 办
了 七 届“ 中 国·白 帝 城 ”国 际 诗 歌
节，旨在深度发掘、保护和传承中华
诗词文化。

为什么是奉节？带着这样的疑
问，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了白
帝城。在奉节流传的诗歌中，白帝城
是一个频频出现的地点。在白帝城，
不仅有诗情，也有战火。这里易守难
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
在这里发生的战争，大大小小有 100
多次。

讲 解 员 告 诉 我 们 ，白 帝 城 这 一
名 字 最 早 出 现 于 西 汉 末 年 。 当 时 ，
蜀郡太守公孙述欲趁天下大乱之时
自 立 称 帝 ，于 是 在 瞿 塘 峡 附 近 的 白
帝山修筑城池，自称“白帝”，城名也
由此而来。

如 今 ，“ 白 帝 城 中 无 白 帝 ”。 穿
过风雨廊桥，迈入白帝庙，眼前的彩
塑栩栩如生，讲述的正是“刘备白帝
城 托 孤 ”这 一 闻 名 遐 迩 的 故 事 。 而
奉节原名永安，唐贞观年间，因旌表
诸 葛 亮“ 临 大 节 而 不 可 夺 ”的 品 质 ，
得名奉节。

从白帝城忠义渡口登船行至夔门，
江风忽而变得凛冽：一侧刀劈斧削般的
山崖拔节而起，盐白的绝壁上还留有几
处石刻；一侧是层峦叠嶂的赭红色高
峰，树林因连日高温而显得枯黄。两山
对峙，正如此地的名字，仿佛镇守在此
的两扇大门。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和
十元纸币，与身后的峡谷合影。若是到
了深秋，幽深的高峡映衬着漫山红叶，
美不胜收。

长江三峡之中，瞿塘峡是最短、最
险峻，也是最雄奇壮观的。在交通不
便的古代，夔门是人们出入蜀地的咽
喉。古人在此设铁锁关，在铁柱和石
孔中间拉几道铁索，横断江面，既可以
向过往的商船收税，又可使入侵之敌
难以闯入。

而在过去，白盐、赤甲两山之间
水 宽 最 窄 处 不 足 百 米 ，通 过 的 流 量
却 往 往 多 达 每 秒 五 六 万 立 方 米 ，水
流 速 度 极 快 ，天 气 又 瞬 息 万 变 。 江
中还有巨大的礁石，是水急滩险、令

人 生 畏 的 重 要 关 隘 ，常 常 会 发 生 船
毁 人 亡 的 事 故 。 古 人 们 每 行 经 此
地，都会留下大量诗篇，留下自己生
命存在的痕迹。

“夔门天下雄，诗满白帝城”。当
我们在清晨从海拔 1388 米的三峡之巅
往下俯瞰，又是另一番景象：滔滔大江
至夔门骤然变窄，被赤甲山和白盐山
相 挟 ，如 同 一 条 蜿 蜒 在 深 谷 中 的 细
带。货轮在江面上平缓地驶过。杜甫
笔下的“赤甲白盐俱刺天”，描述的正
是眼前所见的雄奇山峰。视线再往
上，起伏的山峦与云雾一起，融进了明

朗的天色里。江风浩荡，而脚下一江
清水万重山，心中块垒尽消。从不同
的角度看同一片河山，心中的感受也
截然不同。

奉节的山山水水，每一处都可以
是诗意的栖居地，激昂出诗人的无限
诗情。尽管白帝城已成了江中孤岛，
夔门也险峻不再，但我们仍能通过诗
篇感受古人当时的心境。他们留下的
万首诗篇，也将在这座“中华诗城”里
代代传唱，成为中华诗词文化里璀璨
的明珠。

（本报记者 潘璐）

中华诗城重庆奉节——

万首诗篇代代传唱

三峡之巅观景台是观看夔门的绝佳位置。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工作人员展示用碎瓷片拼合好的“果
盘”瓷器。 本报记者 李娇俨 摄

澎湃东流去，两岸生光辉。在长江
的滋养下，中华大地孕育了无数璀璨的
文化瑰宝。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走进千年
瓷都景德镇，素坯上的青花釉料点染无
限生机，窑火淬炼下可见“入窑一色，出
窑万彩”，瓷之韵味扑面而来。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卷峰峦在景
德”。从古时的昌江码头出发，江西景
德镇出产的瓷器跨过鄱阳湖进入长江、
通向大海，被国内外商人运往世界各
地。如今，“景德镇”成为全世界共享的
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鲜活样
本，构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篇章。

当然，来景德镇探寻陶瓷文化密
码，绕不开御窑厂。明洪武二年，朱元
璋在景德镇珠山开办皇家御器厂，派宦
官督造押运。清代沿袭，只是把御器厂
改为御窑厂，督造也改派有品级的官员
担任。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
制，这家中国首屈一指的“国营企业”，
足足办了 542 年，制造了无数精美绝伦
的瓷器，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国陶
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驱车前往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这里承载着景德镇作为
“瓷都”的辉煌历史。一进门，我们就看
到，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
员正在整理大量的瓷器碎片。工作人
员倪文璇说：“这些瓷片不少来自刚发
掘结束的落马桥遗址。”落马桥遗址也
是景德镇申遗的重要要素点。

如此数量的碎瓷片，令人目不暇
接。因为跑文博线，我之前在全国各地
看到过很多长江流域出土的陶器，风格
各有不同，这次见到的御窑瓷器，则更
为精美。

随着一块块瓷片展开的，还有一个
有趣的现象：大量出土的瓷器是被人为
打碎。比如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不
仅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在景德镇御
窑博物馆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只是景
德镇这件是由碎片修复成的。

倪文璇说：“故宫内的很多瓷器，在
景德镇御窑厂都能找到相同的。御窑
用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
足的资金为明清宫廷制作瓷器，他们不

计成本，在无数制作
好的瓷器中

挑选最完美的送入紫禁城。剩下的为
防止流入民间，就全部打碎，因此御窑
的出土器皿大部分是残损的。”

碎裂方式不同，碎片的断面也不
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信息。

可以说，一块古瓷片在科研人员手
里，可以观测纹饰、拼接还原器型、磨粉
分析材料乃至烧成温度，至少可解析出
上百条信息，因此也可以揭开很多尘封
的往事。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我们还走进
了一间“神秘实验室”：如同科幻电影
般，一排排黑色柜子中存放着蕴含重要
信息的玻片标本——这些标本不是远
古生物的遗骸，也不是科技的变异产
物，而是千百年来层层累积、记录历史
痕迹的陶瓷碎片。

2022年6月，全国第一个古陶瓷基
因库——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御窑
博物院正式揭牌。目前已收录 2400余
套、近万件瓷片标本，时间跨度从晚唐
至民国时期，大部分为景德镇当地瓷片
标本，其中还收录了清代晚期木质沉船

“长江口二号”出土的瓷片等外部标本，
未来将继续收录来自各地的瓷片标本。

通过科技手段，能在一块碎瓷片标
本上提取出考古信息、造型、纹样、胎
釉、款识⋯⋯这些共同组成了古瓷片的

“基因密码”。
“建立古陶瓷基因库的初衷，便

是可以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去挖
掘古代陶瓷信息，又可以利用这
些信息进行当代的活化应用。”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院 院 长 翁 彦 俊

说。古陶瓷基因库目前有复
原古代社会、复原古代工艺、
古陶瓷鉴定、当代文旅应用等
多种用途。

比如瓷片上的花朵纹样
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大量标准
化提取，就能供设计师自由选
用，成为当代文创产品的一部

分，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当我们离开景德镇时，沿

途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映入眼
帘，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一千多年前，这里因水土宜陶，
处处窑火，制作的青白瓷如冰似

玉，光致莹润。如今，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跨越山海，来景德镇寻找诗和

远方。
在长江之畔，这座璀璨的瓷都闪耀

着属于它的新光芒，不朽、不化、不褪色。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徐添城）

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

沉睡千年的碎瓷片会“说话”


